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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汉语词类本是无形态标志的句法分类。而句法分布有多少？能说得那

么清，理得那么明吗？说是副词专做状语，有依附性。可是“不”却可以

单独成句，而且还可以带上个语气词。说是连词专干连接，“所以”却可

以带上语气词“嚜”，单独成句！加上下面的“故意”，不是要气死语法

学家吗！所以，不要太迷信现在标注的词类，更不要崇拜“词类”，有不

少确实是凑合。俺们先凑合着用吧。 

2，近来兴起的语法化理论潮流确实解释了许多历史流变现象，但也提

醒我们许多习焉不察而不符合语法化“规则”的现象。下面的“故意”就

是如此。文献里先有副词，后有谓词用法，违反先实后虚的路径！有多少

词是“造反派”，不按规矩走道儿的？得好好注意！ 

一个词不大可能改写一个理论，却可以证伪一个理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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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用微信问我：“故意”在“存心/有意识地（那样做）”的意思时，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都标的是“副词”，但是这个说

法，没法跟外国学生讲，课文里有“他是故意的。”这怎么可能是副词呢？

朋友觉得是“形容词”。 

 

 

我说不是形容词。 

形容词有几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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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形容词应该可能加“很”，而且可以修饰名词。而这两点“故意”

都不具备。 

状态形容词已经含有程度，不能加“很”，但有构词的标记，或者是

重叠（如：绿油油、快快乐乐），或者有表示程度的成分（如蔚蓝、蜡黄）。

这些，“故意”都不符合。 

 

 

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注意到这个事实，但却没有解释：“‘故意’可

以用在‘是…的’中间。 

昨天迟到，我看你是～的 

对不起，我不是～的 

别理他，他～的” 

说它是副词，只是根据 

故意捣乱 

故意把声音提高 

故意咳嗽两声 

做菜时故意多洒是一把盐 

故意不理睬我 

这样的例子。好像只能放在动词面的就是状语，就是副词。 

然而副词的说法不能解释 

他是故意的 

这不是故意的 

也不能解释学生的疑惑，更不能说服教师。副词是一种虚词，既然是

虚词，就不能处于虚词“的”形成的格式里。 

作为虚词/功能词的副词不能进入“（是）___的”格式里。例如“*是

马上的|*是立刻的|*是也的|*是都的”。因此“故意”显然有实词的一面。

仅仅标注“副词”只能解释部分用法，的确有些凑合。 

 

 

“（是）___的”有两种： 

（1）“___的”是名词性成分，这样的名词性成分通常称之为“的”

字短语，例如“红的|吃的|朋友的|我的”。这里的“的” 是名词性成分的

标记或引导者，是必要成分，不能删略的。进入此格式的是实词，包括名

动形。 

（2）“___的”是谓词性成分。例如“孩子挺漂亮的|我挺高兴的|是挺

麻烦的|我是喜欢的|这是说笑的|他是乐意的|这是可以的|这也是可能的”。

构造里的成分都是谓词（包括形容词、动词和助动词）。这里的“的”是



谓词性成分的辅助者和确认语气表示者，可以有条件删去。“他是故意的

|这不是故意的”，符合这种情况。“故意”应该属于谓词。 

 

 

查语料库，还有如下用法： 

➀如此+故意（谓词用法）：他们如此故意，倒是振聋发聩 

➁是+故意（谓词的指称化用法）：是故意，是疏忽，也是对爱的一种

污辱|我也真的不是故意，只因为我太在意你吧 

➂数量+故意（名词用法，也可以视为谓词的指称化用法）：好多眼神，

好多故意 

➃故意+的（构成定语用法）：故意的伤害行为 

➄故意+地（构成状语用法）：我以为老舍故意地不写这个|他不动声

色，却故意地挑毛病、指缺点|且其行为是故意地、持续性地违背来自权威

机构的合理的规定和要求 

➅加上问题中的“他是故意的|这不是故意的” 

以上用法明显都不是副词的用法。如何解释这些用法，如何认识“故

意”的词性。 

其中➀“（名词语+）如此___”，担任谓语，符合谓语功能的有“如

此喜欢|如此说话|如此劳动|如此激动|如此能干|如此高深”。后一成分不是

动词就是形容词。“如此故意”与它们类比，不合形容词，但动词也难以

自圆其说。它不能接受“不”和“了”的限定，又不像典型的动词。因此

只能说“故意”是谓词功能而已，尚未进一步演化。这说明现在使用的词

类体系有缺陷，太僵硬，缺乏弹性，并不完全符合汉语的实情。 

“如此___”还有名词性的类型，如“如此怪人|如此父亲”。虽然也可

以成句，但前面却不能出现主语“我、他们”。这是名词语在惊叹语气下

担任谓语。“故意”不能出现于此。 

如果我们以➀的谓词用法作为基础，那么➁➂以及➅“是故意的”都

可以作为谓词用法的变化。 

➃➄实际上是一个东西，只是因为所处场合不同而有不同“的”的写

法。这里的“的”是个修饰功能的标记，与➅“是故意的”里的“的”并

不是同一个东西。其中的“故意”都可以视为谓词。 

 

这样，“故意”就有了两种身份：谓词（意思是“存心/有意识地那样

做”）；副词（意思是“存心/有意识地”）。 

 

 

 



查历史，较早文献是副词用法。如： 

元·关汉卿《窦娥冤》第一折：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赛盧医的？ 

明·冯惟敏《不伏老》第一折：都只是虚张声势，止不过故意穷忙。 

 

如果历史确实如此，那么就可以认定：谓词用法是由副词用法变化而

来，是将副词词义中隐藏在背后的意思“那样做”上升为显义，成为词义

的一部分。 

 

 

 

 

 

当前的词类系统，未能反映这类尚未分化成动词、形容词的情况，也

没有单独设立谓词。这说明我们的词类系统还有问题，仍是一种凑合。 

 

 

 

2020.10.23.于法华寺侧亦蜗居 

【本文发表于《语言文字周报》（2020.12.1,1889期第 2版）】 

 


